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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1)

有一种爱情叫兄弟（第四卷）情以何堪 （第201章）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 A 阿瑟的电脑搬到我宿舍之后，小诺就找来男生借来那时流行的游戏：雷电和大富翁。 我是弱智了，除了会用智能全拼打汉字，游戏一概不通顺，经管学院的张教授很适时地给我结算了之前校对的稿费，其实那时我还真的有些弹尽粮绝的感觉，心中没粮，所以每次在迈进食堂大门的时候我都原地转两圈，跟自己说就算为了形体，我要减肥。我拿着张教授给我的那些辛苦钱，琢磨着应该请小淫吃点儿什么，我把钱在手里捏得紧紧的，小诺想突然抢走的瞬间都没有拿走，所以那时我就知道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守财。俺不是招财猫，但是当个守财猫应该没问题。 小淫回我呼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我奇怪地看看手里的电话筒，自语：难道打错了？ 小淫在话筒那边提高声音：十八，是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笑着说：晚上想请你吃饭，之前校对的稿子费用给我了。 小淫说：哦，晚上啊？晚上我忙着编程序的，都是急活儿，白天行吗？中午、下午都成。 我有点儿失落，晚上约会是多么浪漫的事儿啊，而且学生已经走空了，这样我们绕着学校走多少圈都没问题啊？我想跟小淫说朱檀给我北戴河旅游套票的事儿，但是忍住了，想等完成朱檀的稿子之后给小淫一个惊喜，我甚至都在想着让朱檀早早给我结账，这样我就大方地给自己买件泳衣，就算不游泳，那我穿着泳衣在傍晚没有人看见的海风里面冒充下海的女儿也行啊。 末了我提醒小淫我有本参考书落在茶几上了，记得下次吃饭的时候帮我带过来，小淫说：知道了，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挂了，这边手头上的事儿挺忙的。 我刚要挂电话，小淫着急地说：十八，这些天我晚上都要忙着编程序，白天有时间我去找你，晚上你就别找我了，我想加紧把这些活儿给完成了。 我说：知道了，你要注意身体。 放下电话，怅惘中觉得小淫很辛苦，我琢磨着给小淫买点儿什么零食，熬夜很辛苦的。 暑假的日子，小诺变得无法无天，顶着个鸟窝头，趿拉着拖鞋，超级迷恋在电脑面前玩雷电，有次玩累了竟然趴在键盘上睡着了，流了很多口水，搞得我好几天都不能用正常心理用电脑。女人要是邋遢的时候，比男人要彪悍得多，这个不成文的真理我在小诺身上充分领略到了，而且是不止一次。 那时，女生都喜欢买那种超级肥大的T恤当睡衣，往身上一套，即使衣服也是圆筒似的裙子，非常凉快，也非常的舒服。暑假里学校的澡堂开得不频繁，主要是人少，留在学校的女生也是经常跑到水房冲凉而已。包括我和小诺，都是在陈旧的水房里面打发洗澡的时光，小诺的人生之所以彪悍得阳光灿烂跟她的智商有绝对的关系，这不是谁都能模仿的。 小诺去冲凉的第一特点是，经常会忘记带大睡衣过去，通常都是冲完凉后扯着破锣嗓子嚷着：十八，十……八，我的衣服。我在的时候还好，总是会把大睡衣送过去，我们宿舍谁也不在的时候，小诺通常会探出头看看走廊有没有什么人，然后把毛巾在胸上一系（人家孩子的胸也小得可怜），然后用洗脸盆挡住女性的部分，大摇大摆地唱着出水芙蓉，从水房慢慢悠悠地走回宿舍，还超级的得意。某次，走廊尽头一宿舍留校准备考研的女生听到歌声从宿舍里面探出头，看到小诺的倩影，那女生是一千度的近视，她一直以为小诺是穿着肉色的丝袜和肉色的内裤还有肉色紧身衣，后来还称赞那衣服漂亮得体。 小诺去冲凉的第二个特点，记起带大睡衣，肯定是忘了带内裤，所以每次冲凉完，我们都知道小诺的大睡衣里面是空的，人家的彪悍是每次都不当回事儿，某次回到宿舍，照样趴在窗口，小脸儿湿漉漉地探出头，跟计算机系的某个帅哥聊天。夭夭从后面轻轻掀开小诺的大睡衣，小诺长得不太正规的屁股就全部展现在宿舍里面，那次小诺笑得整个女生楼都要跟着荡漾的时候，夭夭照着小诺的屁股啪啪两下，小诺都没啥反应地接着跟帅哥聊，好像夭夭揍的不是她的屁股。 






第2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2)

许小坏来找我的时候晚上八点了，理由是左手几乎天天晚上都在酒吧唱歌，她想去听左手唱歌，但又觉得师出无名怕左手真的晾场不答理她，所以硬要拖着我陪着她去左手唱歌的酒吧。许小坏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是因为索多多暑假回家了，不然要是索多多真要在酒吧看见许小坏，还不得疯了。 我本来不想去，但架不住许小坏的哼唧，夭夭走的时候把一个泡面的碗扣在小诺脑袋上，小诺玩儿雷电入神了被我们吵得不行，朝我咣当一脚：哎，你俩死去，没看见老娘玩儿的忧郁啊？滚！ 我正准备收拾小诺，被许小坏拽着出了宿舍，许小坏笑：哎，去了，小淫也忙得没时间陪你，你就陪陪我了，晚上啤酒我请。 我还真有点儿郁闷，小淫现在就是每天的中午才会找我简单地去食堂吃个饭，晚上都不来找我，这个臭小子，都不知道想我吗？我呼过小淫一次，他没有回。 在公交车上，路过阿瑟租的房子，我从车窗看见，阿瑟租的房子窗户里面亮着灯，我估计是阿瑟和他那个女朋友在里面。许小坏推推我笑：哎，这次是不是小淫成心阴你？ 我愣愣地看着许小坏：阴--我？什么意思？ 许小坏弹了我的脑袋一下，笑：笨，男人不都喜欢偶尔晾晾女人，你家小淫那么成熟的男人，知道这个道儿啊？是不是你不冷不热的，把小淫惹毛了？ 我揉着耳朵：不能吧？他最近忙着编程序，说是着急用。 其实我从来没去过左手唱歌的酒吧，许小坏之前跟着索多多和左手来过，那时许小坏还没有喜欢上左手，酒吧里面挺热闹的，又是炎热的夏天，所以人很多，许小坏轻车熟路地拖着呆头呆脑的我找了一个稍微安静的吧台角落坐下，我没有看见左手，许小坏看看手表说：还没到左手的点儿，我们先喝会儿啤酒。 许小坏朝服务生潇洒地打了个响指，叫了两杯啤酒，那会儿调酒师这个行业还没有现在这么牛，而且不是所有的酒吧都有调酒师，酒吧文化没有现在这么荼靡和寂寞，我看了价目表上酒水的价格，心里咯噔咯噔的，许小坏这怂孩子，这哪是喝啤酒？根本就是在喝人民币好不好？我想我看向啤酒杯子的眼神都变了，我小声嘟念：哎，这，也太贵了，超市里面能买一箱，就算你追左手，成本也太大了点儿吧？ 许小坏喝了一口啤酒笑：你懂什么啊？这叫情调！ 那么就是说我喝的不是几十块钱的啤酒，是情调？ 我正在惋惜能不能把情调换成钱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左手！左手！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我抬头，看见许小坏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扭头直勾勾地盯着唱歌的台子，左手扛着吉他低着头往台上走，说不清什么颜色的衬衫在酒吧的灯光下显得很有重金属的感觉，那个招牌的牛仔裤，一个膝盖的位置破了一个洞。 许小坏吧唧吧唧嘴巴，眼神迷离：十八，你说左手怎么可以那么酷啊，真是受不了他了，好有质感的男人，哎，左手的身体肯定比你家小淫结实，哎，哎，哎，那个臭女人，你干什么…… 我看见有女人好像从旁边窜出来，搂着左手的肩膀晃了两下，左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地推开那个女人，坐到了唱歌的台子上，许小坏气恼地嚷着：啊，真是受不了，她怎么，怎么敢摸左手…… 左手半低着头调着手里的吉他，表情淡漠，偶尔会抬起头扫视一下酒吧，左手的衬衫领口好像被撕破了，露出胸口健康的肤色，许小坏咽了下口水，握啤酒杯子的手都发抖了，颤着声音说：十八，左手真是极品男人啊，冰块中的一团火，好喜欢，我吃定他了，就算倒贴我也认了…… 许小坏激动得咕咚咕咚地喝着啤酒，我茫然地看向左手，左手唱的是张学友的那首《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我有点儿意外，左手喜欢唱的歌曲好像都带着噪声金属的碰撞感，这么柔情地唱张学友的歌儿还真是感觉不一样。许小坏陶醉地托着下巴随着左手的歌儿哼哼着，这时，我想起了小淫干净的笑容，左手吉他流淌的轻柔的音乐声音让我冲动得不行，我所有的感觉集中到一起，我真的想去找小淫！ 






第3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3)

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有掌声，许小坏喊：左手！左手！ 我收回思绪，看见左手没有什么反应地往台下走，许小坏站起身喊：左手！左手！ 左手朝许小坏的方向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转身走向后面，许小坏想冲过去，中间隔着很多人，许小坏冲动地把我拽起来喊：左手！左手！十八！十八啊…… 左手站住，回身，照旧皱着眉头看向我和许小坏的方向，停顿了一会儿，朝我们这儿走过来，许小坏放开我，松了一口气：关键时候你还真能起点儿作用，幸亏带你来了。 左手冷脸看着我：你跑来干什么？也学人家逛酒吧了？好的不学坏的学。 我恼怒地瞪着左手：哎，什么意思啊，我是陪…… 许小坏一把拽住我，笑：暑假了，大家都轻松点儿啊，来酒吧是成年的表现，不算什么了，坐啊，我叫啤酒。 许小坏屁颠儿屁颠儿地转到吧台前叫啤酒了，左手把吉他靠着吧台放着，表情淡淡地看着我：你没事儿跑这干什么？你又不喜欢酒吧，以后少来这种地方。 左手停顿了一下，看看我面前的啤酒，喉结动了一下：你的？哎，我喝了，嗓子干死了。 说着左手把我面前的啤酒拿走，仰头喝了精光，低着头转着空空的啤酒杯，没有说话。 B 左手把手里的啤酒杯子掼到桌子上，看着我：哎，说你呢？小淫呢，你俩不是挺好的吗？他也放心让你到这种地方来？ 我恼火地皱起眉头：你这家伙，哎，你又吃枪药了？我来这种地方怎么？我是成年人好不好？ 左手哼了一声没有说，许小坏端着啤酒慢慢过来，左手腾地站起身，低声说：走了。 许小坏冲动地一把抓住左手胳膊：哎，走什么走啊？刚坐下就走？太不给面子了吧。 左手用手开始掰许小坏抓着他手臂的手，照旧低着头，声音冷冷的：放开！ 许小坏固执地往左手身边靠了一下，另一只手也趁势拽住左手的手臂，在酒吧的灯光里面，面色绯红，像一片红艳艳的桃花：哎，你讨厌，我也要说，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 许小坏咬着嘴唇，勇敢地注视着左手的眼睛，左手嗤笑了一下：没人陪着你玩儿，我不是索多多，我再说一遍，放开，别让我动粗的！ 许小坏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着，咬着嘴唇委屈地看着左手：我真是喜欢你的，我是认真的，你…… 我有点儿看不下去，站起身，壮着胆子看着左手：左手，你…… 左手扭头冷冷地看着我：你啊，闭嘴了！没你的事儿。 左手甩开许小坏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消失在热闹的酒吧中，许小坏无精打采地慢慢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挡着额头。我有点儿手足无措，僵硬地用手拍拍许小坏的肩膀：哎，左手那人就那样的，早跟你说了，他那人冷冰冰的…… 许小坏突然拿起啤酒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喘息着看着我：十八，我真喜欢他的，我…… 我看见许小坏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慌忙看看周围，压低声音：你别哭了，这儿人很多的…… 许小坏推开杯子，趴到吧台上，开始呜呜地哭着，我已经看见有人在看我了，我有点儿慌神儿。 许小坏在极度郁闷的情况下喝了个天昏地暗，不仅摔了酒吧杯子，还吐了我一身，也不知道那丫头中午吃的是什么，我和小淫配套的情侣衫上全是黑糊糊的东西，我架着许小坏走出酒吧的时候，许小坏的手非常不老实地捏着我的脸嘿嘿笑：哟，你脸好嫩哦，好滑哦，帅哥，愿意跟我过夜吗？嗯，想吗？ 把许小坏架到宿舍，小诺像红眼兔子一样对着电脑吐着气：十八，这关就算过不去了。 我皱着眉头把许小坏扔到床上：小诺，你这个死丫头，你再玩，我把电脑弄走了，快点儿，帮着把这丫头脱光了让她睡，吐了我一身…… 小诺伸伸懒腰，拍了下脑袋：对了，晚上有人找你了。 我开始换衣服：谁啊？ 小诺开始很流氓地解许小坏的腰带：佐佐木的前女友吧，说是你回来找她一下，我靠，小坏还真够勾人的，天生的狐狸精，哼哼…… 






第4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4)

我停止换衣服的动作：她？找我什么事儿？ 小诺啪地拍了一下许小坏的屁股，在深夜里发出清脆的声音，许小坏梦呓地翻了个身，小诺摇头：不知道，好像挺着急的吧，脸色不好看，像、像喝了酒，说是你回来去找她一下。 师姐给我开门的时候，脸色极度的苍白，虚弱地朝我点了个头：十八进来吧。 师姐的宿舍里面有着浓烈的药味，我看着她：你找我？ 师姐慢慢坐到床上，有气无力地看着我：十八，我怀孕了…… 我腾地站起身，脑袋砰地撞到上铺的木板上，我跌坐在床上，皱着眉头揉着脑袋：什么啊？你说什么？ 师姐用手抹了下脸，声音含糊不清：我去做了流产…… 我一惊，再次腾地站起身，脑袋砰地又撞到上铺床板上，我的眼前开始浮动金色的小星星，我站到师姐面前，用手捂着脑袋：你，你说什么啊？怀孕了？又流产了？ 师姐紧紧咬着嘴唇看着，哽咽：十八，我，我找不到别人帮我，我们宿舍的人要是知道了，我就完蛋了，我不能让学校知道的，你帮帮我…… 我的脑子嗡嗡的：我，怎么帮你啊？ 师姐嘴唇动了动：我，医生说我这些天，不能随便下床走动，你帮我买买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宿舍的人正好都不在……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什么时候的事儿？ 师姐低下头，抽泣：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没在意的，都四五个月了…… 师姐突然抓住我的手：十八，我真的受不了了，晚上还做噩梦，医生说那孩子都成形了，我不想的，我不能生下他的…… 我头大了，还不敢动，就那么站着，师姐哭了好一会儿，慢慢靠在床的栏杆上，我叹气：你男朋友呢？ 师姐麻木地摇摇头：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 从师姐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流产的孩子爸爸就是师姐后找的那个北京的男朋友，那个男生家里极力反对男生和师姐的关系，因为男生毕业就出国了，说白了就是男生的家里不想师姐拖累他。后来，师姐发现自己怀孕了，男生怕担责任，甩给师姐三千块钱，躲了，师姐去男生家里找，男生的母亲指着师姐的鼻子骂，说要是师姐再敢找她儿子，就来学校揭发师姐怀孕的事儿，让学校开除师姐，师姐据理力争，但是男生家里拒绝承认师姐怀的孩子是男生的，师姐本来还想闹，但又怕男生家人真的闹到学校让自己名誉扫地，只好去医院打了孩子。 我靠在桌子上，感觉有说不出的讽刺，佐佐木爱着这个女人的时候，没有动她一个手指头，那么珍惜她但是却被抛得远远的，现在那个逃得远远的孩子的爸爸，不知道动了她多少个手指头，我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些恶毒，我也一直都想不明白师姐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真想和男人交换，那么就请把计算器的每一个数字都算清楚，这种计算中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要在没有算计到的时候流露那种楚楚可怜的卑微，同情有用吗？ 师姐有气无力地看着我：十八，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活该的…… 我冷冷地点头：嗯，你活该的。 师姐的身体微微抖动着，开始流泪：是，我是，活该…… 我转身拿了纸巾递给师姐：行了，知道活该你还哭？委屈了？ 师姐用纸巾捂住眼睛，低声：十八，这事儿，别告诉他，我不想他担心。 我嗤笑了：放心，我不会说的，他不会担心你，他会庆幸你离开了。 师姐的事儿真的刺激到我了，一晚上我都没睡好，小淫也没给我电话，我有点儿郁郁寡欢，我腾地坐起来，压抑的情绪让我再也无法入睡，我呼了小淫，好一会儿小淫才回呼，声音非常小，小淫说：什么事儿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 我恼火地说：哎，我很烦啊，你现在怎么那么忙啊…… 小淫轻声说：当然忙了啊，编程序的活儿真的很多的，完事儿了请你吃大餐，好不好？ 我叹息：小淫，今天我心里好难受。 






第5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5)

小淫好像笑了一下：怎么了？想我了？ 我刚要说话，小淫突然说：十八，明天中午见面，我们再说好吗？我这会儿说话影响同宿舍的人睡觉了，明天说，挂了…… 电话挂断了，深夜里，电话那端被挂断的嘟嘟声听得一清二楚，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有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心里酸酸的，想起许小坏绯红着脸跟左手说：我真是喜欢你的。想起师姐流产后苍白的脸色，我就开始想哭，但又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哭。我放下电话，看着窗户外面，夏天晚上流淌着氤氲的热气，还有莫名其妙的浮躁，缠绕着我不怎么拐弯儿的思绪。不知道是阴历初几的月亮，看着挺惨的，瘦瘦的、小小的，好像饿了好多天，我懊恼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无聊透顶，想想朱檀给我的福利，有点儿开心，北戴河，至少还有一个我们共处的机会，或许可以说是相对私密的相处？我想得有些不正经。 第二天中午，在快餐厅看见小淫，那小子困得不停地打着哈欠，一边吃饭一边打着哈欠，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就那么困？ 小淫无精打采地嚼着饭：是啊，本来这个暑假就是要工作的，很累的，对了，你昨晚想跟我说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把师姐的事儿说出来，恼火地摇头：想起你了，就想说说话，谁知道你不待见我。 小淫挑着嘴角笑了一下：傻瓜，想我就想我了呗，找什么借口啊？你就嘴硬吧你，我啊，等你想我想得不行的时候，你想见我，是要付费的哦，咱们关系这么熟了，我可以给你折扣的…… 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小淫拿出呼机翻看了一下，加快速度吃饭，我瞪着小淫：哎，你干吗吃那么快啊？ 小淫含糊不清地说：这次的程序活儿是我们专业几个人一起做的，所以大家都得辛苦点儿，别人还没吃饭呢，我吃饱了得快点儿回去换别人出来吃饭，十八，你忍忍，过十几天我的活儿就完了，到时候我再陪着你，嗯？ 小淫呛了一下，我拍着小淫的后背：你慢点儿，也不用吃饭这么急啊？ 小淫放慢了咀嚼的动作，愣愣地看着我：十八。 我把餐巾纸递给小淫：怎么了？ 小淫咽下饭：我，最近真的很忙的，对不住你了。 我摇头，小淫吃完最后一口饭，拍了拍我的肩膀，匆匆忙忙走了，看着小淫的背影，我挺有失落感的，无聊地扒拉着自己的餐盘，之前不管我干什么，小淫都在我身边，现在我写稿子到半夜，除了小诺梦游一样咬牙哼唧和红眼兔子般的眼睛，身边空荡荡的。 我正出神发呆的时候，有人把餐盘啪地放到餐桌上，我抬头，看见左手淡漠的表情，想起许小坏那晚吐了我一身，我有些火大地看着左手：干什么？不用这么用力吧？ 左手冷冷地盯着我：十八，你智商属什么的？ 我哼了一声没说话，左手低着头开始自顾自吃饭，我迅速吃了两口饭，站起身准备走，左手抬头看我：十八。 我瞪了左手一眼：怎么了？ 左手含糊地说了一句：小淫最近忙什么，你知道吗？ 我嗤笑：当然知道了，他哪像你那么闲啊，没事儿跑酒吧唱歌去？我们都很穷，所以要赚钱吃饭的。 左手沉着脸嚼着嘴里的东西，默默地看着我，我被左手看得有些不自在：哎，怎么了？我，我有说错吗？ 左手喝了一口饮料，移开看着我的眼神：没什么。 C 女人始终都是同情女人的，师姐再怎么嫌贫爱富，可是看到她苍白的脸，还有那种失望的表情，我就怎么都无法彻底恨她，更何况她甩的是佐佐木不是我，我的自尊心没有受伤，而且我还有些同情心，所以就答应帮她。师姐大部分时间在床上休息，我负责帮着她买饭买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前在外婆家的时候，流产虽然不是什么好名声的事儿，但也是伤筋动骨的，女人生孩子是"坐月子"，流产算是"小月子"，最重要的是不能凉着，还得多吃营养品，师姐把那个男生甩给她的三千块钱给我，让我帮着她前后照料着。 






第6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6)

师姐咬牙切齿地说：我就要把这些钱花了，有什么啊？我就要活着，还要活得好好的！ 电视剧中通常会有男人塞钱给女人去做流产，但女人普遍都会把钱哗啦啦地甩向空中，愤怒地打男主角一个耳光，再歇斯底里地说上一句：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 生活是具有讽刺性的，师姐永远不可能那么做，她的台词应该是：大爷的，姑奶奶就是为了钱，你TMD怎么才给这么点儿？我们都要活着，自尊心留给自己看的时候，生命是一片欣欣向荣，自尊心留给别人看的时候，生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我们的生活绝对有能力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活着不是喊口号。 我帮着师姐买了很多营养品，还把花去的钱都作了记录，医生说师姐的状况休息二十几天就好，师姐叹息的时候跟我说：十八，我一定要去一次寺院还愿，你不知道，我的身体里面曾经生生剥离了一个生命，我听得见那种金属切断生命的声音，孩子已经成形了，但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想他会恨我的。 我是在去学校商店给师姐买卫生用品顺便给小淫买了差不多二百块钱的吃的，有芝麻糊、巧克力、豆奶粉、饼干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虽然知道咖啡对身体不好，但还是给小淫买了一大盒，想着他很有效率地把手里的程序做完，这样也能腾出时间休息。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竟然碰见了阿瑟，阿瑟搂着苏亚亲亲热热地往咖啡厅里面走，一副很色狼的样子，我老远就喊：阿瑟！ 阿瑟回头，看见我，用手摸了一下头发，慢慢腾腾地朝我走过来：十八？你，你干什么呢？ 苏亚也朝我们走过来，阿瑟对着苏亚摆手：你先进去点咖啡。 我坏笑地看着阿瑟：哎，你艳福不浅啊，那个女朋友来了苏亚知道吗？ 阿瑟含糊地笑了一下：我这么有本事儿的人能摆不平这点儿事儿？ 我推了阿瑟一下：你就折腾吧，要是苏亚知道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哎，这些东西啊，你抽空帮我给小淫吧，那小子最近老是熬夜编什么程序，我看他人都瘦了，我找他挺耽误他工作的，你帮忙搭把手吧。 阿瑟抿抿嘴唇慢慢接过塞给他的东西，笑得不大自然：哟，你舍得花钱了？ 我摸着雀巢咖啡的盒子扁着嘴叹气：怎么可能舍得啊，这玩意儿我都没喝过呢，哎，你就别说废话了，我走了。 阿瑟一把拽着我的胳膊，我手里的消毒纸巾差点儿掉了下来，我瞪了阿瑟一眼：什么事儿？ 阿瑟表情不大自然地往咖啡厅里面看了一下：十八，不忙的话，我们一起喝喝咖啡呗。 我忍着笑：噢，明白了，你是怕我把你女朋友来看你的事儿告诉苏亚吧，老大，你放心，我不会说的，你那些花花事儿你什么时候见我多嘴过。 阿瑟犹豫了一下，笑：十八，你也知道，女生都小心眼是不是？我不把别的事儿告诉苏亚，其实也是为苏亚好，其实我跟别的人没什么的，告诉了苏亚她不会高兴，反正也没什么事儿，索性不说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吧？ 我糊涂地看着阿瑟：哎，男人都是这么给自己找借口的吗？你放心，那是你的事儿，我才懒得管，阿瑟啊，你正经点儿，我要是苏亚，知道你女朋友跑来看你，你这么躲着藏着的，我非拿刀劈了你不可，哼。 阿瑟的表情极不自然，嘿嘿笑着放开了我，我抱着手里的一堆东西往回走，心里想着：唉，可怜的苏亚，阿瑟这个人怎么能脚踩两只船呢？要是小淫敢这样，我真的会拿刀劈了他，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把尊严还给我就好。 师姐身体在慢慢地恢复，我只能说年轻真好，但经过这次重创后相信她不会再轻易随便地让自己靠着什么男人了，要是真的吃一百个豆子都不知道豆腥味儿就没话说了。其实我非常想痛痛快快地骂一通师姐，不一定是为佐佐木，就算是为了大家都是女人也想骂她，就算要交出自己的身体就算想用自己的身体换点儿什么，那你也找个靠谱儿的好不好？士为知己者死，货卖给识货的主儿啊？ 






第7节：事事多秋：这个暑假像秋天(7)

晚上朱檀给我打电话，她还真的非常认真地问我有没有买泳衣，因为北戴河的旅游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个女人已经在为行装作准备了。我也跟着兴奋，摸着手里的套票心里慌慌的，想到会和小淫一起去北戴河，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想得有些色色的，因为朱檀提醒我，她和她老公睡一个房间的，我知道朱檀的意思是说，剩下的那个房间就是我和小淫的了，其实我有问过朱檀，虽然两个人一个房间，但都是双人间的那种，应该就是两张床了呗。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是要在一个房间里住一个星期的，也许，可能，或者说……我对着镜子想到小淫可能会亲我，然后扑通扔了镜子，盖上被子开始骂自己无耻。 小诺在玩了几天电脑游戏之后翻然醒悟，说是想去市内找工作，这个假期朱檀给我的稿子其实不多，我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部分也就一两千字了，因为之前有本参考书落到阿瑟的房子，就差那上面的内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小诺去市内找工作，想着打打散工总归也能赚点儿钱。许小坏在左手那晚的酒吧拒绝之后变得好像没事儿人似的，照样有说有笑的，照样晚上去听左手唱歌，我非常佩服许小坏的韧劲儿，觉得一个女生追男生追到这个份儿上实在够辛苦，左手也应该感动点儿了。 我跟小诺说起许小坏对左手的执著，小诺不屑一顾地说：什么执著啊，她那说白了就是二皮脸。 爱情这个东西，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让所有经历了的人都成了二皮脸。 小淫中午过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跟小诺商量第二天去市内找兼职的事儿，小诺的老乡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工人文化宫有个简单的招聘会，小诺跟我商量着也许能碰到找兼职的也说不准。我到餐厅的时候，小淫一脸兴奋地看着我，小淫抿着嘴唇笑：十八，谢谢。 我奇怪地看着小淫：谢什么啊？ 小淫笑：谢谢你给我买的东西啊。 我哦了一声：没什么啊，这段时间你那么辛苦，对了，你把时间腾出来，从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我有事儿找你的，我说真的，所以你啊，要把手里的程序活儿做完。 小淫停止咀嚼嘴里的东西：要，一个星期？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啊？我，我手里真的很多事儿的，过一个星期之后再说好不好？再过一个星期就好，我手里的活儿就全完了，你想我怎么陪你都行，好不好？ 我皱着眉嘟着嘴：不行，这个星期我就要你跟我一起出去，记得啊，我们一起买的那个情侣衫要穿着，你以前有程序的时候，大雄老佐都能帮上忙，老佐现在也很闲，这次就不能帮你吗？这个星期你一定要跟我出去的，我等好久了。 小淫迟疑地看着我：十八，到底什么事儿啊？ 我瞪着小淫：我想和你出去旅游…… 我打住话，因为一直想给小淫一个惊喜，小淫温柔地笑笑：傻瓜，想出去玩儿是好事儿，我肯定陪你的，就是时间上稍微宽限下吧，我不是一直在忙着程序吗？倒是可以找大雄和佐佐木，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不就是差在时间上吗？我肯定会陪你出去玩儿的，放心吧！ 小淫放在餐桌上的呼机响了起来，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想看，小淫手忙脚乱地抢了过去，苦笑：十八，别看了，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儿，每次都是我出来吃饭，也是我买饭，对了，我这赶着时间吃饭，你帮我去买份儿炒饼，我得赶快回去，你既然想出去玩儿，那我更得抓紧时间赶程序了，嗯？ 我起身去食堂的窗口给小淫买炒饼，回头看小淫，小淫好像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用手挠着头发，我有些奇怪，小淫最近，好像有些不冷不淡的，之前好像比这黏糊吧？食堂的大师傅把炒饼递给我，我看见阿瑟和平K从食堂门口走了进来，我朝阿瑟招手，指指小淫所在的餐桌。 小淫吃完最后一口饭，准备走，我冷着脸看平K：哎，小淫的程序忙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帮忙？大后天我和小淫要出去一个星期，剩下的活儿，你还有老佐，再叫上大雄，你们搞定了，就这么说定了，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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